
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色彩˙造形˙廖繼春       撰文/廖武藏 

 
   台灣日治時期的前輩畫家中，廖繼春可說是得天獨
厚、極富眾望和親和力的一位，在美術思潮不斷的更迭

中，他都深受各方擁戴而屹立不搖。他不但是台灣美術

運動的先驅，也是台灣西洋美術的拓荒者。 

   1902 年 1 月 4 日出生於台中豐原(古名葫蘆墩)圳寮
附近農家，自幼家境清苦但卻聰明好學，自幼父母雙亡，

由兄長扶養長大。1918 年考入台北國語學校(後來的台
北師範學校。同年考上的還有李梅樹)，在校園及台北新
公園，廖繼春可以見到許多從日本回來的學長揮灑專業

的油畫顏料在寫生，因而開始往美術的領域發展，便託人自東京訂購油畫入門講

義及一套油畫材料、用具，開始了油畫自習的課程。這與當時經石川先生指導的

學生，皆由水彩入門，然後再進入油畫創作的學畫路徑有所不同。1922 年自台
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教於豐原公學校，同年與出身於豐原的鄉紳家庭的女兒林

瓊仙訂婚，並在林氏的鼓勵及資助下前往東京繼續深造。行前先到台北入田村畫

室練習素描。1924年 3月下旬與陳澄波同船抵東京，並同時考入東京美術學校
圖畫師範科。進入東美校後，廖繼春才得以與林氏成婚，才真正跨入色彩豐富的

藝術世界。 

   在東京留學期間，一般台籍學生大都半工半讀，如當時的留日學生顏水龍、
陳澄波等前輩畫家的生活均相當困苦。唯獨廖繼春因妻子任教於幼稚園而不必要

為錢煩惱，使他較能專心於繪畫。此時期廖繼春受到嚴謹的學院訓練及日本外光

派的影響，同時也薰染了日本大正末期自由浪漫的精神，並從指導教授田邊至那

裏學到了寫實典雅的風格。另外，廖繼春對較年長的同班同學陳澄波誠摯熱情的

個性及稚拙的作品一向讚譽不已。這深刻的印痕，亦成為廖繼春追求藝術的鼓舞

力量以及實現純真理想的典範。雖然東美的學院教育，使廖繼春練就細膩嚴謹的

寫實技法，而陳澄波的狂、熱，卻觸動了廖繼春敏銳易感的神經及抒情性向，但

天生具有折衷調和本能的他，遊走於古典與浪漫之間，而能將相異矛盾的元素整

合為自在肯定且悠遊自如的個人風貌。 
 
   1927年，廖繼春自東美校畢業，返台任職於台南私立長老教會所屬中學及女
校，教授圖畫課。是年 10 月以《靜物》獲第一屆台展西洋畫部的特選，這是台
展所設置的最高榮譽。這意義非凡的勝利促使他信心十足地往帝展進軍，歷經一

年的苦心經營，1928 年終於以《有香蕉樹的院子》榮獲第九屆帝展入選，這是
繼陳澄波於 1926年的作品《嘉義街外》之後，獲此榮耀的第二位入選的台灣畫
家，(同時入選的還有第三位前輩畫家陳植棋的《台灣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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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的《有香蕉樹的院子》見右圖，採用嚴謹的
學院風格創作，傳統的三角構圖，但以螺旋的方式逐漸

收斂於遠方，不僅顯示紮實與敏感的寫生技巧，也充分

反應台灣南部自然和人文的氣息。在艷陽高照、樹影交

錯，香蕉樹益發翠綠，正與熾烈的陽光形成對比，而蔭

影籠罩的紅色系列近景亦與遠處向陽白牆對照出空間的

深度。也利用光與影的微妙變化，讓色彩得以繁複多變

地隱身於嚴謹的物象中。鄉婦作息在陽光直射、折射、

反射的光影變化中，更襯托出南台灣夏天的氤氳。 

    

   接連在台展及帝展爭光，使廖繼春一躍而為台灣西洋畫運動的中間人物。

1932年榮任第六屆台展西畫部的審查委員，這是台籍畫家(另一位是東洋畫的陳

進)首次擔任如此崇高地位的職務。1934年，他與李石樵、顏水龍、楊三郎組成
「台陽美協」。二次戰後，1947年，他執教於台灣師大藝術系(今之美術系)，也

仍然擔任各種美術競賽的審查委員。在師大美術系任教時，和年輕而優秀的學子

們在一起，使廖繼春的創作更具活力與生氣。除了師大，陸續成立的藝專及文化

學院美術系均聘請他前往兼課，親切和善從不批評、不妄語的廖繼春是最受學生

愛戴的老師。 

 

   基於創作上出眾的表現及在台灣畫壇的代表性地位，廖繼春於 1962 年 6 月
27 日，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參觀訪問。並轉赴歐洲參觀。透過此次國際性
的視野觀察，使廖繼春的眼界大開，調整了他的繪畫觀，更使他行將步向高峰的

創作生命力，能及時反應博覽歐美藝術的啟發與衝擊，受法國後印象主義、野獸

主義、抽象繪畫影響及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衝擊，風格改變，愈趨自主、畫風愈趨

成熟。1970年，廖繼春獲頒中山文藝創作獎。1973年，廖繼春自師大美術系退
休，1976年 2月 13日，因肺癌去世。 

 

   藝術風格的形成往往是主客觀因素充份配合所致。雖外在的環境影響大同小

異，但個人內在性格的差別卻在往後的發展中塑造出大異其趣的獨特風格。因此

廖繼春的繪畫之所以能獨樹一幟，自有其與眾不同的因素，其藝術創作的根源如

下: 

 

   學院美術的洗禮:廖繼春在東美校留學期間所受的學院教育

是以法國十九世紀後的外光派為主。打下紮實的素描基礎，除

了能充分掌握物象的實體外，對於畫面的結構、空間的表現，

筆觸、色彩之處理等均能面面俱到。1926年的《自畫像》如右
圖，是東美校畢業的作品，以粗獷的筆觸，強烈的明暗變化及

率性的色調，已傾向後期印象派的畫風及亦多少受野獸派的影



響。此畫也預示他的另一個方向。 

   梅原龍三郎的啟迪:廖繼春並未曾受教於被稱為日本野獸主義大師的梅原龍

三郎，但自 1933 年起幾度來台旅遊，擔任評審，都由廖繼春招待到台南寫生，

跟隨梅原作畫的經驗對廖繼春來說異常珍貴的。梅原曾留法習藝多年，對法國野

獸派的熱烈狂放頗有所感，誇張的原色及線條、平面化的空間、裝飾性的構成....

等特色經梅原吸收消化後變成和暢、穩歛、溫馴的畫風，看他作畫時，從大膽落

筆到小心收拾，初看時畫面東一塊西一塊似無進展，但到最後關頭才以畫龍點睛

式的關鍵用筆使畫面整個「活」起來，這讓廖繼春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喜悅。梅

原龍三郎的創作方式，其實就是野獸派的造型法，利用塊狀色彩切分出畫面空間，

畫家眼中所見的光線、色面，詮釋成個人獨有的造型，最後再以線條勾勒、聚攏

已堆砌好的空間，於是才有一揮即成的錯覺。廖繼春突然領會了藝術創作的奧祕，

這種近乎茅塞頓開的體驗深深打動了他的心坎，並影響他日後的創作態度，無疑

地，梅原對他的精神啟迪是絕對深遠的。 

   抽象繪畫的衝擊:戰後的五十年代初，對於「現代」的認同有別於日治時期的

泛印象主義，這給予新生代莫大的鼓勵，尤其美國勢力介

入台灣之後，抽象表現主義當然也以絕對優勢直撲台灣，

也成為戰後台灣現代美術運動的唯一選擇。而早在接受梅

原薰陶後，廖繼春就以「變形與誇張」來充實繪畫的內容，

這與抽象繪畫超越客觀對象回歸主觀心靈的創造觀在本質

上是相近的。廖繼春此時畫出幾種不同風格的作品，1957
年的《厝門前》如右圖，色彩溫潤優雅，藉簡約的形象表

出，白色桌子與濃綠的背景成強烈對比，中間的土黃色地

面拉出空間感 1957 年的《日月潭》如右圖，
逸筆草草，形象則粗略概括，具象景色的表現

已非畫家所要表達的重心，色彩與結構的相輔

相成才是藝術的主軸。1960 年代後期廖繼春
又回歸半具象、半抽象的風格，抒情抽象主義

探討形式的韻律，野獸派用色追求純粹與對

比，1962年的《河邊
暮色》如左圖，則隨興

塗抹，形色渾然一體。而廖繼春則在一步步的實驗中，

開拓出個人獨特的粉紅色與藍紫對比色，一直到 1976年

臨終前的東港系列畫作都大量使用這套「粉-紫-藍」的

色調，如廖繼春的最後絕筆遺作 1976 的《東港晨色》
見圖六，畫裡的東港漁村洋溢溫暖的粉紅色調，這是廖

繼春心中的台灣漁村濃厚的風土人情。晚年廖繼春以半

抽象半具象作品再創個人繪畫高峰，主題多表現台灣的



鄉土特色，但其對形、色、線的獨特表現仍來自同一基礎。 

   誠摯深沉的信仰:廖繼春是虔誠的基督徒，一向木訥寡言的他，給人的印象是

過份謙恭退讓，但只有在協助教會的佈道和救濟工作時才顯得積極活耀，而向來

大而化之的他，看書記事馬馬虎虎，只有在研讀聖經時才會重點加眉批。基督精

神使廖繼春慈悲寬容而不爭辯、不矯飾，故能對個性強悍的妻子的奚落不以為意，

對世俗的紛擾更無所覺，似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恬淡幸福的。他的喜悅來自於讚

美，生活中不管遇到任何災難或苦澀，他的畫仍然天真浪漫、安寧和諧。廖繼春

的化苦為樂，正是宗教精神最深沉的體現，使他能隨心所欲，信手拈來盡是返璞

歸真之美。 

   純真善良的本性:廖繼春的溫順與其妻林瓊仙的倔強恰成強烈對比，一個是強

悍的嚴母，一個是純真善良的赤子。林瓊仙會以自己的主觀意識來干預他的創作，

但廖繼春絕少與之爭辯，總是以沉默或微笑回報之，不著痕跡地化解掉兩人之間

的衝突。其實廖繼春並非個性軟弱之人，雖在畫壇上力爭上游，總是由於過於溫

和善良，不願與人對立，遂以退讓遷就、隨遇而安，一切順其「自然」的方式，

使自己處於順天安命的「無為」的情境中。這是凡事不刻意、不強求亦不追究，

因此，廖繼春作畫喜歡憑直覺去畫，而不在意現實世界的情況如何，不去深究美

學、不鑽研分析也不苦心經營，與李石樵的冷峻，李梅樹的精算，張義雄的激烈.......

皆大不相同。他經常「遺世獨立」，不在意忘東掉西，無時無地不樂，也童心未

泯，只要拿起畫筆作畫，廖繼春就從俗世脫逃，而自閉在他純真善良、美好快樂

的理想國中，畫出讓人喜悅的作品。 

 

   廖繼春是台灣前輩畫家中，極富眾望與親和力的一位。他在繪畫方面的成就

輝煌，擅長掌控鮮明強烈的色彩、濃重的彩度及明快的節奏並且使它們能夠調和

相諧，畫作明朗有深度，歡愉中見抒情，是他作品的特色也是他的繪畫中最頂尖

的成就，並被喻為「色彩的魔術師」。有關於廖繼春的藝術創作的風格，依他的

同窗好友李梅樹的看法可分為三個關鍵時段: 

   戰前的南國風景:廖繼春在東美校接受嚴格的以外光派為骨幹的寫實風格，打

下紮實穩健的基礎。從當時的作品，筆觸靈活及色彩的跳躍已可看出他對繪畫性

特質的強調，其畫風由印象派到後期印象派，漸次走向野獸主義畫風。自《有香

蕉樹的院子》獲入選第九屆日本帝展後，廖繼春頻頻以具有本土特色的風光為題

材，以光影躍動為焦點，表現出色彩變化微妙的南國景緻。如 1931年的《有椰
子樹的風景》見左圖，屬於後期印象派與野獸派

轉捩點。此外，

廖繼春也有許多

以室內人物搭配

室外景觀的作品

如 1934年的《兩
個小孩》見右圖



及 1938年的《窗邊少女》見右圖。此時期諸多作品
均為現實景物與主觀造形的辯證，視野漸遼闊，空間

愈靈活，筆觸也愈鮮活色彩愈濃郁，顯然梅原龍三郎

的影響已漸在他的畫中透出，而溫潤秀雅的詩意也

逐漸泌入了台灣風土。 

   戰後的造形世界:1950 年代，廖繼春的繪畫呈現
前所未有的面貌。1958年的《北投風景》如圖一，
筆簡意賅，蒼潤老練，頗有文人畫的意境，而 1959
年的《台南孔廟》如圖二，色彩濃厚強勁，樸拙率真，

顯然是梅原風格的本土化試作。這也成為他日後勇

於解放造型與色彩的作畫精神，而於 1950年代傾向野獸主義表現的風格。此時，
廖繼春也從抽象派汲取養分，在抽象表現主義之影響下，以自由自在的作畫行為

與抽象色彩，終於走向另一條更為開闊的路。 

   歐美歸來後的世外桃源:1962 年是廖繼春轉變風格，突破自我的最重要關鍵
時期。當時他正受抽象繪畫的影響，赴歐美考察之後，他肯定了繪畫最重要的問

題不在於抽象或具象，而是內容與表現，畫面的形式僅是畫家精神傳遞的媒介罷

了。因此他更自由地解放了造形與色彩。一般公認廖繼春受抽象繪畫影響以後的

風格，是他繪畫表現的最佳時期。歷經三十餘年，1960
年代的作品才出現大量粉紅色，顯示出他內蘊的浪漫情

懷終於自在流露。1962年的《威尼斯》如左圖，海天無
垠已化作浪漫粉紅綴飾藍雲，與近景繫繩桿和船隻交錯

擺動，倒影搖曳，色彩交互輝映，筆觸多彩豐富；遠景

以色塊點綴教堂的受光面，小船在教堂週遭擺盪，呼應

出畫面前後空間。廖繼春詮釋威尼斯並非著墨於外形追求或印象派拿手的微妙水

光變化，而是透過色彩、筆觸、線條、虛實交錯之相互律動來重造心中對威尼斯

的浪漫懷想，這也成為往後廖繼春風景畫的創作情

懷。1964年的《港》如圖三，1965年的《西班牙
古城》如右圖，以簡單的素描草稿為底，然後輕抹

薄塗一層中間或淡色調，然後塗上白、綠、黃、藍、

紅等強烈色塊，表現出色彩之跳躍與流動感，再以

硬筆勾出重點式的輪廓，這一類作品由於具有水墨

暈染的效果，而線條流暢、氣韻生動，加上留白所

造成的空靈感，頗受好評。 

   1970年之後，廖繼春沒有更新的展現，梅原式的畫法再度出現，如 1975年
的《龜山島》圖四、《新公園》圖五，幾乎用不同的手法處理，雖然風格不一，

但色彩之美與畫境之高卻是一致。而且愈是到了晚期，他的作品愈是如同彩虹般

的絢麗，帶给人一種自在及温馨的感受，這乃是廖繼春的赤子之心，以及宗教信

仰上的虔誠奉献所致。 



 

   廖繼春的藝術特質，是寓抽象與具象，藏理性於感性，寄靈巧於笨拙，示冷

凝於熱情.......這樣複雜的向度融於一畫，這應是他個人性格上的內斂光華。敏感

的藝術天賦，更迭的美術思潮，以及各種機緣因素造就了廖繼春。但最主要的仍

是由於他的純真而質樸的心靈，以及對於真善美的執著與努力，因而創造出如此

高貴又平易的藝術，已是台灣美術史上最優美的一頁詩篇。 


